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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爰深吸了一口气，虽然他
与程妍妍在一起了，但是和她也
还是朋友吧？自私地让他赔个手
机留住最后那么一点儿的温暖不
算过分吧！

正做着心理建设，林深已经
看到了她，走过来问：“有没有要
回宿舍取的东西？”

许爰摇摇头：“没有！”
“那就走吧！时间不急，我

们坐公交车。”林深说着，转身向
公交车站的方向走去。

许爰跟在他身后，习惯性地
瞄着看不见的脚印。这 3 年来，
每次他们在一起，都是为了公司
的事情，一般都是打的从学校出
去，再打的从外面回来。林深的
时间就是金钱，十分宝贵，像这样
去坐公交车，屈指可数。

记得才认识他的时候，她拖
着他去坐了一次公交车，后来耽
误了与一个客户见面的时间，其
实 是 掐 着 点 儿 到 的 ，不 算 迟 到 。
但 那 客 户 毫 不 留 情 地 说 他 没 诚
意 ，痛 批 了 他 一 顿 ，洽 谈 自 然 没
成。从那之后，她再不敢提坐公
交车的事儿了。

想到这个，她轻声开口：“你

今天没事儿？”
“没有。”林深回头看了她一眼。
许 爰 踏 实 下 来 ，他 没 有 事

情，就不怕慢了。想起他快毕业
了，又问：“毕业论文怎么样了？”

“下个礼拜最后一辩答完，
就没事儿了。”林深回过头去。

许爰不再说话，毕业答辩过
了，就等于毕业了，一旦毕业，他
就要离校了。

两人一前一后走着，十分钟
后，来到公交车站，正有一辆公交
车要出发，剩余一个座位。

许爰想了想：“坐下一辆吧！”
林深点点头。
许爰讶异地看了他一眼，若

是以前，别说他不会坐公车，就算
坐公车，有一个座位，也定会不耽
误时间拉着她上车的。看来今天
他真的很闲。

公交车十分钟一辆，这辆开
走了，两人便等下一辆。

林深不说话，静静地等着，
许爰自然也不说话。

认识林深的时候，他似乎就
习 惯 了 沉 默 。 许 爰 虽 然 不 是 如
蓝蓝一般一刻也闲不住的人，但
也 是 个 活 泛 的 ，想 更 了 解 他 ，也

想 让 他 了 解 她 ，所 以 ，时 常 没 话
找 话 说 ，话 很 多 。 后 来 发 现 ，他
不喜欢这样，她渐渐地在他面前
少说话了。

十分钟过得很快，二人上了
车，许爰习惯性地坐在靠窗的位
置上，林深坐在了她身边。

公交车开走，许爰看着窗外。
林深也跟着她一起看着窗

外，车开了三站地后，他忽然说，
“毕业之后，我打算在学校的宿舍
楼再多住一年。”

许爰一愣，转过头：“为什么？”
林深看着她，抿了一下嘴，

没回答。
许爰脑中忽然想着，是因为

程妍妍吗？她也是明年才毕业。
她转过头去，心里发苦，嘴上却笑
着说：“好啊！我还以为你毕业就
离校了，以后给你打工我恐怕就
要单枪匹马进出学校了，既然你
还住在学校，最好不过。”

林深面色动了动：“当初我
跟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吗？”

“什么话？”许爰又转回头。
林深看着她：“你也不算给

我打工，我说过，公司里算你百分
之五的股份。”

许爰眨眨眼睛：“我以为你
开玩笑的。”

“怎么可能是开玩笑！”林深
笑了一下，“的确给你算了股份，
两年前，那百分之五的股份便在
你名下记着了。”

许爰见他虽然笑得浅显，却
不是往日那种疏离的笑，似乎是
发自内心，她也笑了：“你那时候

就该多告诉我几遍，跟我说不是
开玩笑。我可能会更卖力些，给
公司再多赚点儿。”

“这几年你已经够卖力了，
若没有你，公司不可能发展这么
好。”林深笑着摇头。

许爰看着他的笑恍惚，想着
若是一辈子看着他笑该多好，他
就 要 这 样 笑 ，褪 去 清 冷 ，褪 去 疏
离，褪去沉默寡言，褪去淡漠。哪
怕失去全世界，她也不在乎。只
要他这样对她笑。或者，即便不
笑，一直在她身边就好。

“怎么了？”林深收了笑。
许爰咳嗽了一声，撇开脸，

摇摇头：“没什么。”
他不喜欢她，怎么可能在她

身边一辈子？给她百分之五的股
份，是想算清这么多年的情意吗？

一个小时后，公交车到站，
二人下了车，换乘地铁。

地铁里冷气开得太足，许爰
抱着胳膊还觉得冷得哆嗦，转头
看林深，他牛仔裤加 T 恤，即便夏
天，很热的时候，他也从来不像别
的男生一样穿短裤，她就从来没
见过他穿短裤。

只 坐 了 一 站 地 ，林 深 就 起

身：“我们下去！”
“为什么？”许爰看着他，“距

离 我 们 要 去 的 地 方 还 有 好 几 站
地呢。”

“太冷！”林深已经站到了出
口处。

许爰只能站起身，很多人坐
地铁都会带件外套，她没这习惯，
很多时候坐地铁，心情不好的时
候 ，感 觉 不 出 冷 来 ，心 情 好 的 时
候，就忍着冻。

出了地铁，许爰顿时觉得大
地回春了，她看了林深一眼：“没
发现你冬天的时候不禁冻啊。”

林深不说话，仿佛没听见。
许爰偷偷对着他后背撇撇

嘴，跟着他出了地铁站。
不 能 坐 地 铁 ，只 能 坐 公 交

了。二人走了一段路，等了公交
车 来 ，不 是 首 发 站 ，自 然 人 满 为
患，但也只能上了车。

许爰没扶好扶手，身子晃了
晃，林深立即伸手扶住她。

许爰的心怦怦地跳了几声。
人很多，她几乎靠在林深身

上才能站稳。车中拥挤，偶尔前
仰后撞，气味混杂，但是她却丝毫
不觉得难受，只是想着，若是这公

交车一直走着该多好。
再 长 的 路 也 有 到 终 点 的

时 候 ，更 何 况 ，根 本 就 是 不 太 远
的 路 。

下了公交车，离开了相靠的
人，许爰有些怅然若失，甚至嫉妒
地想着程妍妍和林深在一起的时
候是什么样。他是不是牵着她的
手？若是他们坐公交车，一定不
是她靠着他，而是他抱着她吧？

不能再想下去了！
她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林深

身边出现一个除了她之外的女人
会怎样。如今那女人真出来了，
她发现，自己根本就不能怎么样。

来 到 商 场 ，临 近 门 口 的 时
候，林深忽然拽了她一把。

许爰如失了魂一般抬头看他。
林深脸色有些差：“你差点

儿撞在门上，在想什么？”
许爰摸摸头：“刚刚有点儿头

晕，大概是公交车内人太多，挤的。”
林深似乎相信了：“进里面

找个坐的地方，先休息一会儿。”
许爰点点头。
进 了 商 场 ，林 深 找

了一间水吧，点了两杯果
茶，二人坐下。 18

连连 载载

一场大雪酝酿很久，终于矫情地来了。这场
雪是有预兆的，气温沉闷几日，给足了期待的信号，
又似乎考量着人们的耐心和欲望。晚间的时候，
她试探性地悄然洒下几串雪粒，终归是有些小家
子气，扭捏的姿态不甚招人喜爱。

第二天早上，空气冷峻了，大片的雪花恣肆起来。
我是个喜雪的人。推开房门，仰望漫天飞舞

的大雪，喜不自禁。出门的时候，忽然想起，在大雪
未来之前，曾经有多人约定，大雪来了，结伴同行去
踏雪赏景，可大雪真实地来了，却没有一个电话相
约。想想如今世事繁杂，许多人忙碌于浮躁当中，
不免徒生几分悲凉的愁绪。

我走进田野的时候，已经是皑皑一片了。苍
茫的天穹中，雪片迷乱拥挤，各自做着精致的舞蹈，
似乎要选择不同的优美姿势飘落而下。殊不知，
无论多么优雅地飘落，落在厚重和深情的土地上，
才踏实。雪片的纯洁，通透着世界，晶莹了万物，舍
身忘我地匆匆赶来，不仅仅是为了短暂的娇艳妖
娆，更不只是为了供人观赏。或许雪的殷殷情愫，
是期待与冬日暖阳的相逢，只需一场相拥的温暖，
身心融化，已经足够了。化水入土，温润尘埃，滋养
生灵，这怕是最纯洁的本愿和诉求，完美的结局，也
算走过一遭，来得深刻，不图铭记。

我沿着阡陌小道，踏雪独行，茫然游走。走着
走着，眼前便没有清晰的路径了。我仿佛已经不
知道身在何处，要到哪里去。

本来就是踏雪赏景，无须指引和明确终点。

人往往在一片光明之际，迷失前行的方向，留给自
己的永远是探索。

走过田野，穿越河流，天地更加广阔了。站在
低矮的山冈上，我看见前方不远的山脚下，静立着
一座孤零房舍，恍若也有缕缕的炊烟升腾。那一
刻，我的心沸腾起来，莫名的冲动，促使我疾步走
去，仿佛那就是我寻求的最美风景。

接近柴门的时候，两只彪悍的黄狗蹿出来，瞪
着警惕的目光，冲我发出严正的警告。一位老人
拉开房门，喝声过来，这天气，来的必是客，快回屋。

这话似乎是对狗说，也好像是对我说。两只
狗乖顺下来，对我摇尾亲热。

我随老人进了屋，身后紧跟着两只狗。
这是一座木板搭建的房舍，空间不大，放置的

生活用品齐全，屋子中间一炉燃烧过的木柴，闪亮
着暖暖的余光。

我和老人围炉闲聊。一个人吗？我问。老人
笑笑说，还有两只狗。家是哪个村的？老人依然眯
眯笑，村子不远，这儿就是家。这房子是林站盖的，
原来我哥是护林员，他有家有口，年龄也大了，前几
年他回村了，我接替了他。我独身一人，无牵无挂
的，这差事适合我。一个人孤独吗？习惯了，挺好。
每月多少报酬？600元，足够了。下雪前有人来看
过你吗？老人摇摇头，转而又笑，你这不是来了嘛。

忽然，我心里酸酸的。
此刻我的心情没有了丝毫的欣喜，只有隐隐

的悲怆与酸楚的牵念。因为那份寂寞执着的守

护，我只能送上几句微不足道的问候。祝福，但愿
成为冰冷世界里，温暖老人的安抚。

老人站起身说，我该巡山了。
我有些惊讶，这天气也去吗？
一天三次，这是护林员的职责。
大雪封山，又没人来监督，少一次谁知道啊。
护山护林，以防万一。这事靠自觉，对住良心。
我不知道再要说什么。老人束好衣装，戴上

蓬松的皮帽，顺手取下墙上的长枪斜挎在身上。
还有枪？
老人嘿嘿一笑，木制的，枪管是空心钢管，是

我哥做的，不能实用。带在身上，壮个胆儿，山上阴
冷雾浓，野兽出没，都怕枪。

神情饱满的老人出发了，身后跟着两条壮实
的狗。

几行坚实的脚印沿着山间野道，向山林进发，
渐行渐远，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我目送着他们的
身影，心里默念，山神护佑，一路平安。

大雪依然风情万种地飘舞，天地间真实地白
了。大雪覆盖，隐藏了许多落寞和阴晦，却抵挡不
住一隅的乐观豁达，热情似火。有多少人像我一
样戏雪弄情，嬉闹顽劣，无意间完成着自我的渺小，
演绎着人生的风花雪月，却忘掉了对护卫者应有
的尊重和致敬。

下雪白，天地辽远，山野如银。我曾经来过，
就是最美的遇见。收获珍贵的雪中风景，是荣耀，
也是修来的缘分和福气。

山野如银人与自然

老家的山村终于打出机井了，听说之后，陪
着父母从县城驱车回去一探究竟，兴奋之余，捡
了一块钻探出来的传说中无比坚硬的圆柱石，放
在车后拉回城里，同时也勾起了我对老家“井吧
凉”的深深回忆。

老家位于嵩山北麓，属于标准的丘陵地势，
村子很大，有五个自然村，我所在的自然村位于
村子的东北，地势最低。从小就记得，村里的三
口水井，水位很浅水量充足，在河道中间的一口
水井，在丰水期水面离井口只有一丈多深，井上
没有辘轳，用一根绳子拴上防桶脱落的钩子，挂
上桶一个人就能提上来。另两口井水位相对较
深，离井口有十多米，都装上了辘轳，使劲才能绞
上来。比我们住的高的村子，交通条件比我们
好，离公路近，出行方便，但水井比我们深得多，
只好装上了大辘轳，两端架子固定，架子外边是
绞水的把手，需要两个人协同出力。有时来担水
的人多，都会相互帮着绞水。在那个时期，担水
成了家里的主要活计。有时放学回家，劳力们都
下地干活了，奶奶或者妈妈就会催着说，快去担
点水吧，黄昏做晚饭缸里没水了。

记忆最深的，就是井里的水质极好，一直都
可以直接饮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村里人
都把刚绞上来的透着凉意的水叫“井吧凉”。记
得上小学时，学校对面就是一孔深井，排队绞水
的村民好像从没断过。那时上学是不拿杯子

的，也没有瓶装纯净水，都是跑到井边，给挑水
的乡亲们打声招呼，就趴到水桶上猛喝几口。
印象中，那时的大人们都很和善，没人怕耽误
事，也不怕学生污染了桶里的水，只管让学生们
喝得肚皮溜圆。

爷爷活了 97 岁，一生很少离开家乡。他的
健康长寿，都说是得力于村里的空气好、水好。
爷爷一生勤于劳动，下地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喝
一大碗“井吧凉”，但爷爷一辈子也没因为喝凉
水出过问题。

关于水井，印象最深的是捞桶，固定桶的钩
子一般没有问题，不过，水桶都是铁皮做的，到水
面后沉不下去就不能灌满水，往上提时，一旦感
觉水桶的分量不够，就要再松下去，用力抖动绳
子，直到水桶灌满。最不幸的是钩子松了，桶掉
到了井里，这时候不得不捞桶。捞桶需要用巧劲
儿——用绳子拴上铁锚，放到井底来回抖动，直
到挂住水桶，才能小心地提拉上来。我多次见到

过男劳力们下井，一种是掏井，趁水浅时清理淤
泥和石块，另一种则是掉下去的水桶被夹到了石
头缝里，需要人下去才能弄出来，这绝对是胆大
心细的活儿。

上世纪 80年代后期，随着工业的发展，水位
越来越低，井水越来越少了，村里就多次谋划要
打自己的机井。因为离山太近，多次打井都因岩
层太硬，一直没能成功。当地政府为解决村民缺
水问题想尽了办法，先是乡里建七级提灌站引洛
河水，接着是村里修渠引附近曹河水库的水，费
时费力费工费钱，但都没有成功。最后不得已在
邻县的一个村子打了四眼水井，通过四级提灌，
流了十多公里，村民们才喝上了清凉凉的井水。
最近几年，听说邻县的水被附近煤矿排出的废水
污染了，已不能饮用，只好改用邻村用来浇地的
深层机井水。夏季干旱，邻村的村民经常排队用
机井水浇地，由于水源紧张，造成我们村多次停
水，村民们苦不堪言。去年底，村两委下决心找
了最好的打井队，听说勘探水平极高，设备又先
进，所以打井一次成功。

过去回老家，一直怀念村里的那口老井，
每次都要到井边看看，那上边盖上了石头，听说
下面也没水了，这口井已经成为历史。如今村
里终于有了机井，我和父母商定，今后无论多
忙，也要过一段时间回趟老家，喝喝村里的“井
吧凉”。

三国里的黄权是一个正人。
黄权原本是刘璋手下的主簿，类似

于秘书长。当时别驾张松建议刘璋迎
刘备入蜀。黄权反对说：“刘备乃天下
枭雄，请他来蜀，等于引狼入室。现在
应守紧边境，等待时局的稳定。”刘璋不
听，派人迎请刘备入川，并将黄权弄到
广汉县当县长。及至刘备袭取益州，各
郡县望风归附之时，黄权却闭城坚守。
最后，看到刘璋投降了，他才最后一个
归降。黄权早知道刘璋庸懦，难成气
候，但他把别人不屑的坚持，坚持到了
谁都说不出一个不字的境界，尽到了君
臣之义。因此，虽然大家都是投降，但
以刘璋投降为分界点，前后之人显然不
能画等号。

刘备称帝后，挥师伐吴。黄权劝
道：“吴人剽悍善战，而我军顺流而下，
易进难退。为了稳当起见，臣请为先驱
以当寇，陛下宜为后镇。”但刘备不听，
让他去江北防备曹魏。结果刘备大
败。由于江北的道路被吴军切断，黄权
进退不得，就投降了曹魏。有关部门知
道后，逮捕了黄权的妻儿老小。刘备痛
心地说：“是我对不起黄权，不是他对不
起我啊！”诏令继续像从前一样善待黄
权的家属。

对于投降变节之人，当权者往往恨
之入骨。但刘备不同。他不仅能够区
别对待，还能够诚恳地反省自己的错
误，体谅某些投降者的无助和无奈。对
于黄权，刘备的宽容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使之继徐庶之后成为又一个身在曹
营心在汉的人。

黄权投降曹魏后，魏文帝曹丕问他，
离开蜀汉是不是想仿效汉初的陈平、韩
信，为魏朝效力。这时候，黄权只要说句

“是”，就可青云直上。但黄权却没有顺
杆子爬。他说：“臣受刘蜀主恩遇，只是
因为蜀国回不去了，才前来归顺。再说
败军之将，免去一死就很幸运，还学什么
古人！”曹丕欣赏他的率真，任命他为镇
南将军，封育阳侯，加官侍中，平时出行，
还要他陪乘。有一段时间，有谣传黄权
在蜀汉的家属已经被害，但他摇头不相
信，而事实也果然如此。一年后，刘备去
世，群臣都向曹丕祝贺，独黄权没有动
静。曹丕想吓唬吓唬他，就宣他立即觐
见，并且还让打马的使者连连催促于
路。黄权身边的几个侍从早吓得魂飞魄
散，他却像没事人似的。

黄权的表现受到了魏国人一致的
尊重。大将军司马懿问黄权：“像你这
样的人蜀国有多少？”这话可真叫“绵里
藏针”，回答多少都不妥。可是黄权的
回答却让场面柳暗花明：“呵呵，没想到
您对我这样看重！”谦而不卑，恭而不
谀，符合身份，符合环境。就这一句话，
让外交学院的许多博士生都学不会。
但是在说到蜀国的灵魂所在诸葛亮时，
黄权的眼珠子马上就亮了，总是赞不绝
口。这其实也是在告诫魏国，别打蜀国
的主意，有诸葛亮呢！你看，他骨子里
还是在为蜀国服务。

黄权在魏国官至车骑将军。相信
很多人都知道大将张郃的威名。张郃
最高的职务就是车骑将军。正始元年
（240年）黄权去世。黄权表面上看是魏
国高官，却没有做伤害蜀汉的事。这也
是为什么《三国志》把他的传记仍归到
蜀汉的原因。

黄权名权。权者，衡器也。有权
衡、比较的意思。柳宗元说：“智必知
权。”孟子也说：“权，然后知轻重。”黄权
是一个最懂权、最会权的人。他对自己
权的结果：做人唯正。唯其言正行正，
才让君子服，小人怕。由此他赢得了世
人的尊重。黄权高明的是，尽管为形势
所逼他走上了所谓的邪路，但他走的结
果却是形邪实正。是的，他曾投降过两
次，跟了三个老板。这在其他人恐怕都
是反复小人了。但没人敢说他是，还都
赞扬他，这恐怕就是“正”的力量。

吃饭不只是吃饱，要吃出快乐，就要讲情
趣。比如方岳，吃个烙饼卷菜，竟嚼得音乐般
的“嘎嘣脆”，吃出了诗一般的香气！有诗为
证：“擎将碧脆卷月明，嚼出宫商带诗馥。”

嚼出一片宫商之声，是人们梦寐以求
的。“今晨喜荐新，小嚼冰霜响”，朱熹的老师
刘子翚喜食凉拌白菜，尤其是过霜的，脆爽甘
美，妙不可言。安徽涡阳有款山蛰菜，北方叫
干青苔笋，清水泡发，与鸡丝共炒，嚼食响脆
有声，翠美爽口，周恩来总理亲自取名“响
菜”！那种嚼冰般的清爽，是古人的饮食哲
学，李渔说：“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
亦以其渐近自然也。”“口体累人终不免，菜根
能嚼乐无空。”嚼得菜根，磨炼出超逸、通达，
自然百事可做。这草根之嚼，怡声下气，哪里
是饱腹，分明是喂食心灵！

如此怡声，绕梁三日，也成了厨师的孜
孜追求。吃鱼最爽脆的，当属鱼扣、鱼肠、鲜
花胶。粤厨甚至搜罗罕见的鲨鱼肠、鳕鱼
扣、鲜鲨鱼花胶，经过焖、炒、煮、铁板、煎、
焗、酿，这些爽脆耐嚼之物，用来佐酒，可谓
风光无限。有款鲨鱼肠，鲨鱼宰杀后立刻取
出，川厨-50℃速冰，光亮如初，肠壁肥厚，涮
麻辣火锅自然风头无两，美其名曰“口口脆”；
粤厨则先汆水，时间恰好，一旦过火则易老，
如嚼老筋，随后豉油调味捞起，嚼得鲜香脆
爽，全无鸭鹅肠的疲沓。只可惜，厨师虽殚精
竭虑，因物稀为贵，大多食客只能望而却步！

潜心讨好食客的，还有一款“响铃鸡
片”——能自动发声的。瘦肉剁茸，配料拌
馅，包成抄手，炸至金黄色。同时，嫩鸡肉片
与火腿片、玉兰片入鸡汤同煮，煮沸后加葱、
姜、糖、盐等调味，烧到入味，再放入豆粉，做
成高汤。旋即端上餐桌，烫高汤淋热抄手，盘
中“哧哧啦啦”，飘飘欲仙，如琴瑟弦舞，悦耳
动听。技巧如云，引得食客大肆追捧，终究成
名！据一位老饕兄弟讲，此款菜品，咋咋呼
呼，初识感觉性情中物，入口并无牵肠挂肚之
味，所以，只能凑热闹叨上几筷！完了，长叹
一声:“老矣，哪有时光凑热闹！”

倒是有几款点心让人难以忘怀的，“小饼
如嚼月，中有酥和怡”，这小饼，是苏式月饼。
一层一层手工做出来的酥皮，包裹蔗糖、果
脯，酥松易化，苏轼喜欢嚼月的感觉：阒然无
声，有种“鱼嚼梅花影”的境界。宋朝绍圣年
间，苏轼被贬儋州时，品尝一位老妪的环饼
（馓子），念及老人清贫、生意荒疏，就大胆赋
诗，给老人做起了广告，“纤手搓来玉色匀，碧
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佳人
缠臂金”。果然，这色味诱人、老少皆宜的馓
子，脆如凌雪一路香，嚼着惊动十里人！

饥馑时代，这些叫“脆”叫“酥”的东西，酥软
蓬松，过齿难忘，是慰劳胃口的上品。这是大量
油脂的功劳，脂肪的洗礼催生了薄脆、酥松。如
今，高血脂、高血压泛滥，它终究成了美食中的

“茶叶婊”。聆音察理，适口者珍，罢了罢了！

这是一个少年拯救世界
的故事。未来有无数可能，
科技带给人类的究竟是繁华
还是灾难，我们不得而知。
或者如同书中写的那样，他
们需要的不是变得更强大，
而是变得更自制。

黙城刚出生就被遗弃在
偏远的星球，一个神秘的孤儿
院收养了他。18年后，黙城
带着 3000块钱和一腔热血，
如一束光，重临阿尔法宇宙
——这个人类最后的避难所，
已经和平了几百年，诸侯林
立、阶级森严，权贵极尽奢华
堕落，平民永无出头之日……
13个超级门阀掌握了所有的
科技成果，并左右人类的政治

格局。他们如高高在上的神
祇，操纵着每个人的现在和未
来。但是，所有的规矩，自诞
生那一天起，就是为了让人打
破的……默城，一个刚出生就
因为基因而被抛弃在偏远星
球的孤儿，如同一束光降临阿
尔法宇宙。那一束光，是新日
的黎明，也是诸神的黄昏。一
个热血少年的传奇之旅拉开
序幕……

一个孤独的少年，凭着
一腔热血，拨动了整个人类
麻木的神经。宏伟壮阔的宇
宙背景，宇宙舰队、战斗机
甲、基因强化的新人类等诸
多未来元素的融合，让故事
充满了新奇。

嚼出宫商带诗馥
♣ 张富国

史海钩沉

做人唯正
♣ 宋宗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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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诸神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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